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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断缘”到“结缘”：联结性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

的自组织实现 

——基于湖北省 G村老年协会的案例研究 

陈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当前农村养老在解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等生存型需求方面快速推

进，作为发展型需求的精神慰藉不断凸显。本文从联结性视角出发，探究农村老

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和实现路径。分析表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

成于老化中的“断缘”，即脱离生产结构后的消极闲暇、脱离社会结构后的交往

萎缩和脱离家庭结构后的意义空缺。基于对湖北 G村老年协会的案例研究，发现

自组织是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的有效路径。首先，老年协会得以可持续运转

的自组织机制在于外部资源的激活、内生精英的动员和稳定制度的嵌入。其次，

自组织对于老人精神慰藉的实践效果在于重新“结缘”，表现为以消遣为中心的

闲暇重组、以兴趣为基础的交往重建和以共同体为载体的意义重构，其共同塑造

了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支持体系。因此，理解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生成

情境，加强老人主位的自组织供给，是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关键词：农村养老；联结性视角；精神慰藉；自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 

养老需求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①。其中，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

属于较低层次的生存型需求，而精神慰藉属于较高层次的发展型需求。当前，农村养老在经

济保障和生活照料方面已经有了较大推进。从经济供养来看，不管是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提高

带来的资源反馈，还是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发挥的兜底作用，亦或是农村老年人依靠土地实现

的自给自足生活②，农村养老已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温饱”困境。从生活照

料来看，家庭依然是农村老人失能之后的责任主体；并且，随着农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步伐不断加快，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也参与进来，为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提供兜

底性支持。在此背景下，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不断显现，农村养老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

向发展型转变。因此，对于农村养老来说，在满足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的“老有所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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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如何实现以“老有所乐”为目标的精神慰藉，具有现实迫切性和重要研究价值。 

鉴于“精神慰藉”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在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文献梳理之前，有必要对这

一概念的界定进行梳理。总的来看，“精神慰藉”的内涵是在讨论中不断厘清的。严格来说，

“精神慰藉”的概念缘起于“精神赡养”，其意在强调子代在传统的物质供养之外还应对老

人进行精神上的反馈。此时，精神慰藉的概念还相对模糊，主要是从区别于“物质”的部分

来定义的，同时由于强调的是家庭责任，因而往往使用狭义的“精神赡养”。在此基础上，

学界进一步尝试对“精神慰藉”的具体内容从不同角度给予阐释。代表性观点如，明艳认为

老年人精神需求呈现“差序格局”，包括感情需求、娱乐需求、求知需求、交往需求和价值

需求等五个方面①。姚远认为，老年人的精神需要问题，大致可以区分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

要和情感交流的需要，前者是老年人与社会的交往，后者是老年人与家庭的交往②。穆光宗

认为精神慰藉范畴的界定包括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三个维度③。不过，目前学界

在“精神慰藉”概念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及分析框架。在此背景下，有部分研究使用西方

学界较为成熟的心理学测量指标，以“主观幸福感”④为代表，将此运用于对老年人精神慰

藉这一主观状态的客观评价中⑤，由此构成了与精神慰藉相关研究彼此补充的一个研究分支。 

基于对“精神慰藉”概念的说明，进一步梳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文献发现，既有研

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特征是怎样的？这是讨论精神慰藉的逻

辑起点。二是，如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这是精神慰藉的供给路径的问题。 

就前者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在乡—城流动视域下讨论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特征表现，

围绕“家庭缺位”对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影响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在讨论

农村老年人这一群体时常常冠之以一定的前缀，最普遍的如“留守”⑥、“空巢”⑦等，以此

反映农村老年人面临更为强烈精神需求的群体特征⑧。而“留守”等特征之所以被普遍使用，

源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在此，“留守”实际上指向的是老年

人基于城—乡的差异，即农村老年人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过程中由于家庭代际分离而产生的

精神问题⑨。该讨论的基本前提是，家庭特别是子女在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上发挥主要作用。

与之相关的是，有研究认为要更加关注“五保”⑩等特殊群体的精神慰藉需求。不难发现，

这些研究实质上仍然从“家庭缺位”的角度定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特征。 

就后者来说，基于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精神慰藉需求特征“是什么”的问题，既有研究进

一步讨论“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精神慰藉的供给路径。从研究脉络来看，学界前期主要

聚焦家庭子代的赡养责任，随后以此为起点逐渐拓展到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

在家庭方面，有学者认为要强化家庭伦理，明确家庭在为老人提供精神赡养上的主体责任11。

然而，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要加强多元主体的供给参与。在

政府层面，认为政府应发挥公共责任，要将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定位为准公共品进行供给
12，通过老年教育提高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13。此外，专业社工等非营利组织也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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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农村老人精神需求的供给主体，需要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①。在很大程度上，既有研究

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农村精神养老的困境难以单纯依靠家庭，而是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发

力②。 

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在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成果。尤其是，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特性，即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缺位”，进行

了揭示和论证；同时，在拓展家庭养老的传统视野，即引入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满足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方面，也产生了诸多讨论并达成了基本共识。然而，既有研究

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家庭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养老的特殊性，即农村老年

人精神慰藉需求“程度”更深的特点，但是却相对忽视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性质”

之差异。这一点在既有研究中的体现是，在使用“精神慰藉”的概念时，常常冠之以笼统的

“老年人”之群体指代。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性质”特殊性

缺乏关注，其在很大程度上对深入理解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内涵构成了阻碍。二是，在强

调家庭、政府、社会等多方共同参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供给时，往往忽视了老年人群体

本身的力量。这一研究倾向的产生源于“需求—供给”的二元对立视角，即将老年人视为纯

粹的精神需求方，也就是接受精神慰藉供给的“对象”和“客体”，遮蔽了老年人的积极性

和能动性。在此，对农村老年人的“客体化”相应带来了对农村老年人的“问题化”判断，

体现在精神慰藉上即是留守老人的“精神危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以及，如何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主

体性力量进行精神慰藉？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基于此，本文尝试在老年人主位视

域下，理解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特殊内涵，并结合对湖北 G 村老年协会这一代表性

案例的质性分析，探讨老年人自组织实现精神慰藉的现实路径。 

二、分析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视角 

当前在讨论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时，往往没有注意到其性质的特殊性，而将只是强调

其精神需求的程度之显著性。对此，本文认为需要深入到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环境之中，

发掘其精神需求的来源，具体包括三重所指：其一是以土地制度为依托的生产结构。当前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农业非常普遍，其不仅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物质保障，更增加了老

年人的精神福利，在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老年人能够从土地劳动中获得充实的精

神体验③。其二是以熟人社会为底色的关系结构。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丰富性直接影响

到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健康④，社会交往是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重要来源⑤。在此意义上，

农村熟人社会的底色构成了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天然场域。其三是具有超越性意义

的家庭结构。实际上，既有研究大多是在“情感沟通”的层面上界定子代对于父代的精神赡

养，而没有注意到超越于情感之上的意义关联。贺雪峰将农民的价值观划分为三类，其中最

为基础的本体性价值是生命意义的实现，体现在完成以传统接代为核心的人生任务来使有限

的生命转变为无限意义⑥。特别是对于观念变迁较为缓慢的农村老年人来说，通过家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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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构成其最高层次的精神满足。 

综上所述，农村老年人从其所处的生产劳动、熟人社会和家庭这三重结构中获得多层次

的精神慰藉。由此认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性产生于其所处的生产、社会和家庭等

具体结构环境之中。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联结性”的概念视角来构建分析框

架。“联结性”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学者雷吉斯特，他认为，联结性是老人实现更有意义、更

积极和更有目的生活的关键机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有某事要做；有关系，如血缘、情爱

关系等；与将来有利害关系；有连续性的感觉①。这一概念对本文的启发之处在于，其以“联

结性”勾连了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多重来源——不仅包括与“事”的联结（有某事要做），还

包括与“人”的联结（有关系），也包括与“意义”的联结（与将来有利害关系和有连续性

的感觉）。如此，结合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之特殊性的讨论，笔者尝试构建一个本土化的

分析视角，即与生产结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整体性关联构成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

支持体系（见图 1）。在此，为了方便论述，本文使用本土化的“缘”来指代联结状态。 

 
图 1 分析视角：“联结性”概念的本土化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讨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之需求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即回答

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实践中，农村老年人的“断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次，基于农村老年

人“断缘”所产生的精神慰藉需求，探讨重新“结缘”的可能。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深入理解农村老年人精神

慰藉的复杂内涵和实现路径。2022 年 10 月，笔者在湖北省 G 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驻村田野

调查，以了解中西部欠发达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况。调研期间，笔者发现当地的老年协会自

2002 年成立以来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转，显著改善了在村老年人的精神面貌。这引起

了笔者的注意：不管是从经济基础还是文化基础来看，G 村的老年协会运转并不具备特殊优

势。一方面，G 村是一个人口流出程度较高、内生资源匮乏的普通农业型村庄。G 村户籍人

口近 1000 人，共 245 户，常住人口约 340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有 211 人，是在村的主要

群体。从 2010 年开始，本地外出务工人数开始增多，主要流向省内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

至今青壮年劳动力流出比例达到 80%以上，属于典型的“空心村”。在生产方式上，G 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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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丘陵地形，耕地面积 3467 亩，以水稻种植为主，农业经营收入构成在村农户的主要

经济来源。另一方面，G 村是一个历史较为短暂的移民村，属于典型的原子化地区。区别于

华南等宗族性地区在悠久历史传统下兴起的具有内生性和自发性的老年协会，G 村的老年协

会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那么，对于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基础的 G 村来说，其老年协会良性

运转的关键为何？在这个意义上，基于 G 村老年协会的深入个案研究，有助于揭示老年协

会运转的“最低限度”条件，从而能够为广大中西部地区普通农村提供借鉴和启发。在进一

步的调查过程中，笔者围绕 G 村老年协会的历史发展、组织架构和活动内容等多个方面，

对老年协会组织者、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和村干部等代表性群体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对当地

老年人的日常生产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这些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经验来源。 

三、老化中的“断缘”：农村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 

老化不仅体现为一个生理性过程，更意味着一种社会性过程，蕴含着老年人与社会生活

环境的关系①。经验表明，农村老年人并非无差别地面临精神慰藉的需求，而是具有动态性

和阶段性。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当农村老年人尚处于与生产、社会和家庭等结构环境的联

结状态时，其精神世界相对充实，而伴随着生理性衰老，老年人与多重结构的联结经历了整

体性断裂的过程，这塑造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的特殊逻辑。换言之，农村老年

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于老化中的“断缘”。 

（一）脱离生产结构后的消极闲暇 

生产结构是农村老人赖以生活的基础，老人围绕生产展开自身的生活安排。具体来说，

这里的生产结构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农业生产结构，二是非正规经济结构。其中，在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保障下，农村老人获得了自主生产的基本权利；此外，随着县域范围内的非

正规经济发展，被排斥在正规经济之外的老年剩余劳动力获得了参与生产的机会。对于身体

健康的农村老年人来说，生活被生产劳动所充实，呈现“找事做”的状态。例如，67 岁的

DSJ 和老伴身体都比较健康，两人一起种 10 亩水稻和 5分菜地，养 50 只鸡；此外在农闲时

会到市区打零工，做绿化、建筑等行业（访谈案例：20221020DSJ）。 

可以发现，当农村老年人被生产结构所吸纳时，其生活安排是富有节奏的。与城市标准

化的工业体系不同，农村生产结构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能够赋予老人在生产中的自主

性。特别是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完善，农业生产中的犁地、插秧、收割等重体力环节大大

减少，农业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蕴含积极意义的生命体验。老人们普遍反映，“现在种田

也不辛苦，就当找个事情做，锻炼身体……有空就去田里看看，那稻子一天天长起来，心里

特别高兴”。正因如此，“只要能动，就一直动”是老人们的普遍信条。可以发现，农村老人

自主地参与生产是其被高度整合进生产结构的表现，通过与生产的联结，老人能够建立张弛

有度的生活节奏，这是其精神充实的一个基础性方面。 

然而，在老化过程中，主要由于生理性的原因，老年人逐渐脱离生产结构，进而失去与

活动的基本联结。具体来说，老年人从生产结构的退出主要源于劳动能力的减弱，这是不可

逆转的生理性过程。一般而言，老年人的生产经营状态具有变化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会

根据劳动力变化来调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和类型，比如在劳动能力较强时经营适度规模耕地，

在劳动能力一般时经营保底规模耕地，而在劳动能力较弱时经营自留菜园地②。伴随生产规

模的减少和类型的单一化，老年人的劳动强度也不断降低，以往与生产结构的联结状态逐渐

消解。从生产结构的退出，“无事可做”的消极闲暇占据着老人生活的绝大部分。例如，78

岁的 WAZ 在老伴去世后一个人无法再种粮食，只种几分的菜园地，同时喂几只鸡。该老人每

天上午就做完家务和农活，到了下午基本上就闲着，不知道做什么，一般就在门口坐坐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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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就睡觉（访谈案例：20221021WAZ）。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化推动着农村老人与生产结

构的联结断裂，大量的消极闲暇消解了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所赋予老人的精神内涵。 

（二）脱离社会结构后的交往萎缩 

在村庄中，老人的生活高度嵌入其所处的熟人社会结构之中，这一社会结构使得老人产

生丰富的关系性联结。这种关系性联结主要是通过人情往来这一载体实现的。农村是个熟人

社会，其内部有着一套不成文但却为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所普遍知晓的交往互动规则，其核

心是人情往来①。具体来说，人情往来既包括日常性的生产生活互助，也包括仪式性的红白

喜事参与。在这里，人情往来的显性功能是维持村庄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利益平衡，即亏欠

与报偿的相对平衡，民间所谓的“欠人情”和“赶（还）人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在维持利益平衡的这一显性功能之外，人情往来实质还具备一个隐形功能，即作为社会交往

的场域②。在人情往来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社会成员会进行密切的互动，相互之间不仅发

生资源的交换，更进行情感的互动，继而产生区别于纯粹市场交换行为的社会性交往。经由

这种高密度和情感性的社会性交往，个体能够不断建构并强化关系性联结，而这构成了其精

神世界充实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是在仪式性人情中，彼此熟悉的社会成员在聚集中迸发出

巨大的情感能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正如许多老人所说，自己喜欢赶

人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图热闹”——“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热闹得不得了”。

在这里，人情所承载的社会性交往功能赋予个体以情感生产的空间，这也是个体精神充盈的

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在老化过程中，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个体逐渐退出人情交往，其与社会结构的

关系性联结也逐渐弱化。具体来说，人情交往的退出源于社会规则本身，换言之，规定人情

交往准则和要求的村庄社会规则同时也隐含了人情交往的范围和限度。人情往来以利益的长

期性平衡为基本准则，这其中不仅涉及对过去的考量，即是否存在还未偿还的人情，同时也

包含着对未来的预期，即是否还有来往的可能性。因此，当利益的长期性平衡无法维系时，

个体便会自然地退出人情交往，而这常常出现在老人群体中。一方面，老人在为子代完成结

婚成家以及为父代完成养老送终这两项大事之后，就很少存在人情上的互助需求，因此在“还

清”既往的“人情债”之后便自然退出；另一方面，即便老人仍然存在一定的互助需求，比

如农业生产上的机械合作，但是由于自身偿还能力不足而不愿意发生“欠人情”的行为。例

如，80 岁的 LDF 在劳动能力下降之后社交范围也随之缩小，基本不再参与人情往来，也很

少基于生产的需要而与其他农户进行生产互助（访谈案例：20221025LDF）。 

总而言之，由于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当老人的人情往来已经达到相对均衡且不具备促

发新的欠—还平衡能力时，老人便会选择终止人情往来。人情往来的终止在最直接的意义上

消解了个体进行社会性交往的渠道，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面临急剧萎缩。从这个角度来看，老

化过程蕴含着个体从人情往来的退出，意味着个体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活跃位置转向边缘化

地位，无法获得丰富的社会交往空间，这是老年人产生精神慰藉需求的一个重要维度。 

（三）脱离家庭结构后的意义空缺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最深层次的精神寄托来源于家庭，可以说家庭是最终极的人生寄

托。家庭之于老人的终极性意义，极其生动而贴切地体现在“人生任务”这一俗语当中。所

谓“人生任务”，也就是人活一辈子所要追求的目标，完成了这个任务，个体的生命才是有

意义的③。具体而言，农村老年人的人生任务是实现家庭的绵延，这通过为子代“操心”的

过程实现。为子代“操心”，最基本的是要做到把子女抚育成人、为子女结婚成家，这是家

庭延续的必经过程。随着当前剧烈的社会转型，家庭从既往的简单再生产转变为发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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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家庭延续的成本和门槛大大提高，这无形之中也加大了作为父代的老人完成人生任务的

压力。比如，在婚姻缔结中，为了竞争相对稀缺的女性资源，农村老人努力积累经济资源以

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在结婚之后，为了支持子代小家庭的发展，农村老人分担着抚育孙代、

经济支持等方面的家庭责任。可以发现，农村老人所需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不仅内容增加，

而且时间更长，而这一过程之所以发生的动力，恰是在于家庭所赋予老人的意义寄托。在“为

了家庭”的本体性价值驱动下，老人能够将自身在劳动力、时间精力甚至情感上的付出转变

为个体深厚的生命体验。调研时发现，在实现为子代结婚成家的人生任务后，低龄老人会继

续为子代小家庭承担抚育孙代和家务劳动等。与想象不同，这种付出并非是被动的自我剥削，

更是主动的意义实现，“儿女们负担也重，趁我还有能力多分担一点是一点，他们的幸福也

是我的幸福”（访谈笔记：20221025）。可以发现，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农村老人实质

上是在不断的“操心”中获得人生意义的实现，这是老人精神世界最为深沉的基底。 

然而，在老化过程中，伴随着人生任务的终结，老人也逐渐从家庭中退出，源自家庭的

终极目标不再成为其人生的意义支撑。在当前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父代的人生任务

不断延长，相较于传统较为清晰的以结婚成家为节点，逐渐拓展至小家庭成立之后的抚育阶

段。然而，人生任务的完成并非无限拓展，而是具有特定的终止节点。一般而言，当子代家

庭步入稳定期，即抚育负担减轻同时经济积累能力增强之后，父代支持的必要性降低；与此

同时，随着父代在老化过程中逐渐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而无法获取经济来源之后，对子代支

持的能力也开始减弱。进而，老年人从“为儿女操心”转变成“操心自己”。与人生任务的

结束相伴的是：一方面，老人为完成终极性的人生任务而感到圆满，也不再需要为家庭操劳

付出；另一方面，老人在家庭上的意义寄托也宣告结束，“操心”所指向的具体对象消失了。

在此情况下，面对未来的生活，老人如何安放生命的意义和心灵的寄托，成为一个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人生任务终止为标志的老化过程，意味着老人从与家庭的高

度整合状态溢出为个体性的存在，无法再与超越性的家庭结构发生联结，意义的空缺由此成

为老人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隐蔽根源。 

综上所述，伴随老化过程，农村老年人逐渐失去生产、社会和家庭的联结，处于整体性

的“断缘”状态，由此塑造了其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基本逻辑。 

四、重新“结缘”：农村老人精神慰藉的自组织实现 

上文对农村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逻辑进行了阐释，认为其结构性根源在于老化中的

“断缘”，即失去生产联结后的消极闲暇、失去社会联结后的交往萎缩和失去家庭联结后的

意义空缺，这塑造了农村老年人整体性的精神慰藉需求。相较于“家庭缺失”下的高度问题

化的农村老人精神危机研究，其意在将农村老年人置于老化这一纵向动态过程，以及与生产、

社会、家庭等多重结构的联结这一横向维度，考察其精神世界的张力和复杂性。接下来要回

答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农村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性力量来获得精神慰藉，实现重新“结缘”？

一般来说，在自发状态下，老年人处于松散的原子化状态，此时精神慰藉的满足强烈依赖于

个体因素，其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难以长久稳定持续。而为了调动和激发老年人的主体

性，就需要将原子化的老年人“组织”起来，提供一种能够实现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可持

续路径。下文将以 G 村老年协会为例，讨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的自组织路径。 

（一）老年协会的自组织过程 

在理念设计上，老年协会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原则，老年人既是福

利供给的对象同时也是福利生产的主体，是典型的基于老年人主位的自组织。当前，全国各

地农村普遍提倡组建老年协会，但是在实践中效果不一。由此可见，自组织“从理念到实践”

                                                             
①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

第 2 期。 



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而，对作为成功案例的 G 村老年协会的自组织过程的分析是

提供可借鉴性的基础。调研发现，G 村老年协会的自组织实践得以可持续运转的关键在于资

源激活、精英动员、制度嵌入这三重条件。 

1.资源激活 

资源是老年协会自组织运作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普通农村来说，

村庄内部资源匮乏，在此情况下，外部资源的输入具有必要性。然而，外部资源的输入并非

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其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外部资源的输入激活各类潜在的资源，以“输入”

来“激活”。 

2002 年 G 村老年协会成立之初，首先面临的就是活动场地的问题。当时村中没有可供

老年人活动的公共场地，而若要新建则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此情况下，作为发起人的外

出精英提议，愿意捐助一定数额的资金，同时，有村民提出村庄中有一个闲置房屋，可以利

用起来。于是，通过熟人给这家房屋主人做工作，老年协会低偿支付了房屋的使用权。最终，

发起人捐助的资金用于对该房屋的重新装修和基础硬件配备，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解决了老年

人活动场地的问题。其次，在解决了活动场地的问题之后，老年协会自组织要维持日常运转，

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对此，发起人每年提供 5 千-1 万元的经费支持。这笔资金虽然不

多，但是却足以维持老年协会的日常运转。根据估算，老年协会每年常态化开支不超过 1

万元，主要包括活动场地维护、组织文艺活动和慰问困难老人等。最后，在发起人的带动下，

村庄内外的其他主体也相继参与进来，对老年协会的运转起到了必要的资源补充作用。比如，

本地有爱心的经济精英和企业听闻老年协会的创建，想给村里做贡献，会不定期捐助资金和

物资。此外，地方省市县级老年协会作为上级管理部门在对该村老年协会进行检查时，也会

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这些补充性资金被用于日常稳定开支之外的大型活动组织等特定情况。 

可以看到，G 村老年协会的自组织离不开外部资源的输入，但是外部资源的输入没有变

成单向度、无限的责任替代，甚至成为“等靠要”的对象，而是以“输入”为手段实现了“激

活”村庄内外资源的目的。 

2.精英动员 

除了资源的条件之外，老年协会作为自组织还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当前乡村中

仍然存在包括留守老人精英在内的“留守精英”，对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够极大丰富乡村治理

的活力①。在老年协会这一自组织中，老人精英的参与是降低组织成本的必要条件，关键的

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类群体动员起来。G 村老年协会对老人精英的动员包括身份赋予和社会激

励两个机制。 

首先，G 村老年协会通过民主过程对村庄中老人精英进行识别，这一过程完成了对老人

精英的身份赋予。具体来说，对于老年协会会长的选择采用自我推荐和民主推选方式的结合，

最终通过全体老年人的集体投票选出。在老人们看来，老年协会会长的选择包括几个标准：

一是人品方面，包括“对老人有爱心”等，二是能力方面，包括“做事认真细心”等。按照

这些标准来看，老年协会的自组织所需要的老人精英并非体现在经济实力上，而在很大程度

上体现为良好的社会评价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符合这些标准的老人在村庄中很容易找到，

比如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等。例如，现任老年协会会长 YGQ 就曾经担任过村组干部，其

群众基础好且有责任心，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在此，公开公平的民主过程将符合老年协会

组织要求的老人精英筛选出来的同时赋予了其合法性身份。正如 YGQ 所说，“做事得有个名

分，大家认可你，投票选你当会长，做事就名正言顺了”（访谈笔记，20221030）。其次，在

赋予合法性身份之后，社会激励构成了老人精英的内生动力来源。由于老年协会是福利性质

的，担任老年协会的组织成员没有经济报酬，但却要对老年协会的管理负责。以会长为例，

其要负责日常活动场地管理和特定活动统筹安排等。虽然“公心”和“奉献精神”是一定程

                                                             
①杜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留守精英及其组织化的公共参与路径》，《中国农村观察》2022 年第 5 期。 



度上是老人精英的参与初心，然而，单纯依靠个体内生动力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难以长

久持续。在此情况下，外在的社会激励对内生动力的维系和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任老年

协会会长 YGQ 讲到自己心路历程，“最初做工作时，出于公平性考虑，不可避免要得罪人，

以前也想过不干了，吃亏不讨好，不干算了……但是一直干到现在有六年了，主要还是觉得

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我当会长之后，一些老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会来找我，觉得我能给

老人们做主，说明大家认可我”（访谈笔记：20221030）。这表明，在日复一日与老年人打交

道的过程中，老年协会的组织者实际获得了在村庄中的“权威”和“面子”，这些都构成了

社会激励的来源。 

通过身份赋予，村庄中的老人精英得以被筛选识别出来，成为老年协会的重要组织角色；

同时，经由在实践中不断生产的社会激励，老人精英的内生动力得以强化，实现了组织队伍

的稳定可持续。 

3.制度嵌入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老年协会的常态化运转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这是“资源”和“人”

之外的又一必要条件。不同于宽泛的、一般化的老年协会章程，G 村老年协会在实践中探索

出一套嵌入本地的制度设置。 

具体来说，老年协会的制度设置包括三个方面，分别对应资金使用、组织者的权力责任

关系和全体老年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一，针对资金使用，老年协会制定了《资金使用制度》，

对资金使用的原则、目标和流程进行了规定，并辅之相应的组织角色安排，比如会计和出纳

必须由两个人担任，同时，老年协会的收支都会面向全村公开，受到村民的监督，以此避免

资金的浪费和不公正使用。其二，针对组织者的权力责任关系，老年协会的核心组织成员作

为老年人的整体利益代表，具有统筹资金使用和组织安排活动的权力，与此同时也承担着相

应的组织责任，需要为其承担的具体分工角色负责，比如负责文艺活动表演的副会长及文艺

队成员能够使用表演服装和道具，但是同时需要保证表演节目的充实有质量，在重大节日期

间为全村老年人义务表演。其三，针对参与活动全体成员，老年协会为其明确了基本的权利

义务内容，特别是对于公共的活动场地，老年人作为成员自然享有平等使用的权利，但也应

承担对公共活动场地的维护责任。此外，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疾病等情况，老年人可能在活

动中出现摔倒等安全风险，为了避免可能的矛盾纠纷，老年协会拟定《安全告知专栏》，要

求“老年人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 

制度设置在推动自组织的常态运转上发挥的功能在于降低组织成本。老年协会的成员包

括组织者在内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更替的，但是自组织却要长期存续。通过将初期面临的

各种问题总结并制度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后类似情况的发生。在此意义上，稳定的

制度设置能够为流变的成员建立稳定的预期和提供行为的参照，降低组织可持续运转的成本。 

（二）重新“结缘”：自组织的实践效果 

通过资源激活、精英动员和制度嵌入三重过程，老年协会这一自组织得以良性运转。从

实践效果来看，以老年人为主位的老年协会自组织衔接了老年人在老化中“断缘”所生成的

精神慰藉需求，为之提供了重新“结缘”的空间和可能，表现在以消遣为核心的闲暇充足、

以兴趣为核心的交往重建和以共同体为载体的意义重构三个方面。 

1.以消遣为核心的闲暇重组 

农村老人失去生产联结后产生消极闲暇，是其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基础层面。此时，如

何以新的活动内容充实老人的闲暇，帮助其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老年协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这些文娱活动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

于看戏、下棋、跳舞、锻炼等，其共同点在于消遣性。以消遣为核心，老年人从“无事可做”

的消极闲暇转变为“玩不过来”的积极闲暇，通过闲暇重组实现了富有节奏的生活秩序。 

具体而言，老年协会组织的文娱活动的消遣性体现在：一是去消费性，即不需要耗费经



济成本，不需要以消费为手段。与城市老人不同，农村老人在村庄中维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

活，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很低，货币支出仅用于日常柴米油盐开支和看病就医。因此，

非消费性的文娱活动对于农村老人来说特别关键，而老年协会的活动全部都是无偿开放的。

二是低门槛性，即不要求个体素质，不会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老人形成排斥，甚至也能

够包容生理机能趋于下降的老人，充分贴近农村老人的偏好。据老年协会会长介绍，每天吃

完早饭后，老人们就开始聚到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大家围坐到一起，观看花鼓戏、楚剧、黄

梅戏等各种戏曲，这些年轻人很少能看懂的传统戏曲却都是老人们的最爱，有的老人还会一

边看戏一边评论，一些眼神不好、耳朵听不清的老人也乐在其中（访谈笔记：20221103）。

三是身心均衡性，即在考虑老年人喜好的同时也兼顾身体健康，引导老年人参与有益于身体

健康的活动。据老年协会的文艺队长介绍，“一些老人最喜欢的活动是打牌、下棋，但是这

些活动对身体有损害，一坐就是半天，很少活动，站起来发晕，后来鼓励老人参与更加有益

身心健康的活动，把将老年协会的活动原则定为文艺导向，并组成了一支文艺宣传队，主要

任务就是由爱好跳舞、锻炼的老人们带动其他老人负责带动其他老人锻炼身体”（访谈笔记：

20221101）。 

通过以消遣为核心的文娱活动开展，老人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重心，即以积极闲暇替代

了原先的生产劳动。尤其对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而不再从事生产活动的老人来说，“到老年

协会玩”成为新的生活方式。正如老人们所说，“这里就像磁铁一样，把你一个劲往这里吸

引，不由自主地想来”，“每天上午吃个早饭 9 点就来了，11 点回去做饭，睡个午觉下午 2

点又来了，下午 4点多再回去，有规律得很，就像上班一样”（访谈笔记：20221103）。由此

可见，老年协会这一自组织以消遣为核心重组了老年人的闲暇，使其获得了“有事可做”的

积极生活秩序，实现了最基础层面的精神慰藉需要。 

2.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重建 

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第二个层面体现在，老化中失去社会联结后的交往萎缩。

退出以人情为载体的社会交往之后，农村老人的社交范围急剧缩小，此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

满足交往的需求。在此，老年协会以兴趣为基础为老年人提供了重新联结的契机，重新塑造

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逻辑，扩大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空间。 

调研发现，老年协会活动形式多样，其基本原则是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有趣的是，

在以“兴趣”为基点的活动参与过程中，老年人的交往范围也在无形之中得以拓展。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通过兴趣结成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新的交往逻辑，不同于熟人社会之中以利益平

衡为内核的人情往来。具体来说，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去利益

化，即交往的触发点并非以利益为导向，而是出于非功利的兴趣偏好。“参加老年协会活动

的老人来自附近不同村民小组，许多人以前相互之间并没有生产生活上的人情往来，甚至彼

此并不认识，但只要有着共同的兴趣，不管是看戏，还是跳舞，或者只是单纯的聊天，都能

聚集在一起，一来二去，不熟悉的也慢慢混熟了”（访谈笔记：20221105）。因此，兴趣驱动

实质上拓展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可能空间，生成了不同于区别于既有人情交往逻辑的新型交

往秩序。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的第二个特征是即时性，即交往双方在互动过程的当下就

获得了各自的满足，从而区别于欠—还延迟的人情交往逻辑。例如，就一起聊天的老人们来

说，大家在畅聊自己的所见所闻或是烦恼忧愁时，本身也实现了信息沟通和情感宣泄的功能，

“每天和老朋友们聊一聊，说着说那，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聊完之后心情舒畅不少，回家

睡觉都香”（访谈笔记：202211105）。可以说，相较于以“对未来的预期”为核心的人情交

往，“当下即是目的”代表着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 

正是因为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不同于利益平衡导向的人情交往，其具有的去利益化

特征和即时性特征才能有效拓展农村老年人的交往空间，进而有效转变失去社会联结之后的

交往萎缩状态。兴趣导向成为农村老年人建构更为广泛、没有负担的交往关系的新的契机，



是其满足交往层面的精神慰藉需求的有效途径。 

3.以共同体为载体的意义重构 

在完成“人生任务”之后，农村老年人寄托于家庭的本体性价值得以实现，进而逐渐在

家庭中边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晚年时光重新找到自我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隐秘而深沉的

问题，其关乎着最高层次的精神慰藉需求的实现。对此，老年协会将老年人组织起来的效果

在于，以自组织这一共同体为载体，重新定义了处于“边缘”位置和作为“他者”的老年人

的生命意义。 

具体而言，在老年协会的自组织中，老年人生命意义的重构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

面是，老年协会为老年人创造了参与的平台，老年人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当前国家大力开

展文化下乡，以送戏下乡、电影下乡等多种形式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

文化供给往往将以老年人在内的农民作为对象和客体，隐含着以城市的“高大上”文化标准

改造农村“落后”文化的倾向，忽视了农民尤其是占据主流的老年人的主体性参与和乡土文

化的优秀传统。相比之下，老年协会以老年人为主体，践行内生性的文化供给路径。据老年

协会文艺队长介绍，“在日常活动之外，老年协会每年都会在重阳节、春节等节日期间举办

文艺表演，而其中的主角都是咱们自己村的老人，在正式表演之前，老人们都会抓紧一切时

间排练节目，甚至有老人睡梦中还在踩拍子，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表演的节目也很受村

民们欢迎”（访谈笔记：20221103）。由此看来，自我参与无疑让老年人获得了积极的自我实

现体验，老年协会标语“放开歌喉，举起舞步，唱吧，跳吧，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快乐”成为

老年人自我实现的生动注解。 

第二个层面是，老年人的主体性参与更进一步激活了村庄正逐渐消解的传统文化，老年

人的文化教育价值被发掘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评价体系对村庄的冲击之下，“老

了就没用了”是整个村庄社会包括老人在内的默认观念，不再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甚至还要消

耗经济资源的老人被普遍视为所谓的“负担”存在。因而，当前老年人虽然承载着丰富的集

体记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被传承和发扬，甚至被抑制和遗忘。在此情况下，老

年协会在给予老年人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也重新挖掘和激活了其在乡村文化传承中的功能。

在村民们看来，“老人们表演的节目都很接地气，比如民间小品、传统戏曲、采莲船、舞狮

会等，这些节目形式各异，但都蕴含着朴实的教育意义，既有教导人们尊老爱幼的，也有歌

颂美好生活的，还有宣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的”（访谈笔记：20221108）。 

第三个层面是，通过重塑老年人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使其获得被尊重的价值。在“老

而无用”的观念下，伴随着身体机能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劳动能力的丧失，老年人在家庭和社

会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同时也自我边缘化，成为被忽视的“他者”存在。甚至，在村庄公共舆

论约束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作为客观弱势群体的高龄和生命失能老年人无法得到基础的保障，

出现子女不孝而产生养老纠纷的家庭。对此，老年协会的重要性在于将老人从边缘性的“他

者”地位转移到村庄的“注意力中心”，而这是通过公共舆论的重新塑造实现的。据老年协

会会长介绍，“老年协会不仅为老人提供自我实现的平台，而且也对弱势老人开展各种各样

的关怀活动，给高龄老人祝寿、慰问生病老人、重阳节给老人发放小礼品等等，这些活动有

两个目的：一是给那些对老人不好的子女们警醒，我们这种非亲非故的都能对他们家的老人

那么好，周边邻里都能看到，有点良知的肯定会感到羞愧；另一方面也是让老人们改变边缘

心理，现在党和国家有好政策，村里也关爱老人，老人们自己也有尊严感”（访谈笔记：

20221103）。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协会塑造的自组织共同体为意义空缺的老年人提供了重新安放生

命意义的载体。在“有所余力”时自我创造，在“无能为力”时获得尊重，满足了老年人最

深层次的精神慰藉需求。 

综上所述，老年协会自组织实现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实质在于重新“结缘”，即为老



化过程中失去生产、社会和家庭联结而“断缘”的农村老年人重新“结缘”，具体体现为：

以消遣为核心的闲暇重组新的生活节奏，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重建新的社会关系，以及以共

同体为载体的意义重构新的生命体验，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联结性

秩序。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联结性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生成逻辑和自组织实现路径。

首先，认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为何产生是理解其精神慰藉何以实现的逻辑起点，从

农村老年人与生产、社会和家庭结构的“联结性”出发有助于还原其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特

定情境。经验表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实质是老化中的“断缘”，即脱离生产

结构后的消极闲暇、脱离社会结构后的交往萎缩和脱离家庭结构后的意义空缺。可以说，这

是农村老年人“精神危机”的系统性表现。其次，实现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出路是基

于老人主位的自组织。基于对湖北省 G 村老年协会的案例分析发现，自组织可持续运转需

要具备资源激活、精英动员和制度嵌入三重机制。通过老人主位的自组织，农村老年人的精

神慰藉需求在新的联结性秩序中获得满足：其一，自组织以消遣为核心重组了老年人的闲暇，

使其摆脱退出生产后的消极闲暇状态而获得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其二，自组织以兴趣为基

点重建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使其在退出熟人社会人情往来之后具备低成本社会交往的可能；

其三，自组织以共同体为载体，重构了老年人的生命意义，为其完成人生任务而失去家庭联

结后的意义空缺提供安放的空间。由此，农村老年人从“断缘”重新走向“结缘”，这是其

精神慰藉实现的内在逻辑（见图 2）。 

 

图 2 从“断缘”到“结缘”：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自组织实现 

农村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农村养老需求逐渐由“生存型”

向“发展型”转变，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越来越具有迫切性。当前学界尚未对农村老

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性予以关注，一方面表现在以不加区分的“老年人”界定，另一方面体

现在将城市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在精神慰藉上的差异化约为“程度”问题，即认为农村老年

人精神慰藉的特殊性在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的家庭方面的精神赡养缺失。这一研究取向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性质”特殊性。本文通过引入本土化的联结性

视角，将农村老年人置于其所处的生产、社会、家庭这三重结构之中，呈现其精神慰藉的结

构性来源。由此表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有其独特的逻辑，其并非是静态、单

一的，而是在动态的老化过程中、在不同层面上呈现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有针对

性地实现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相较于当前自上而下的以老年人为“客体”的行政主

导式文化供给，本文的启示在于，回归老年人的“主位”才是实现精神慰藉的前提，其关键

是要把老年人组织起来。老年人自组织的实质在于将老年人不仅作为福利供给的对象，更作

为福利供给的主体，转变视老年人为“负担”的消极老龄观，实践以老年人为“资源”的积

极老龄观。在老年人主位下，精神慰藉需求不仅能够低成本而且能够更加人性化地满足，从

而“老有所乐”才具备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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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difficulty in China's strategy of actively coping with 

population aging lies in rural areas. At present, rural elderly care is rapidly advancing 

in solving "survival-oriented" needs such as economic support and life care, and the 

spiritual solace as a "development-oriented" demand is constantly promin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ne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spiritual comfort for rural elderly peopl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mand for spiritual comfort of the rural elderly arises from the "broken connection" 

in aging, that is, the passive leisure after leaving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the 

shrinkage of communication after leav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lack of 

meaning after leaving the family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Hubei G 

Village Elderly Association, it is found that self-organ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spiritual comfort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First of all, the self-organiz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elderly lies in the 

activation of external resources, the mobilization of endogenous elites and the 

embedding of stable institutions. Secondly,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self-organization on 

the spiritual comfort of the elderly lies in re-bonding,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leisure centered on recre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est-bas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with community as the carrier, thus 

jointly shaping the spiritual comfort support system of the rural elderly. The 

enlighten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tion context of the 

spiritual comfort needs of rural elderl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lf-organized supply of 

the elderly are the premise and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spiritual comfort for rural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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